
吴高岚还远远没有享受够

父爱。

“我刚才看到父亲的照片，

他总是那么温柔、慈爱。我记

忆中父亲没有跟我说过一句重

话，遇到所有大问题都是‘跟你

商量，你自己看，这是我的意

见。’”

但是吴高岚的父亲吴山明

走了。当代中国画坛重要领军

者、浙派人物画杰出代表、中国

美术学院教授吴山明先生走

了。

2 月 6 日下午，在中国美

术学院南山校区，举行了“体素

照神：吴山明先生追思会”。吴

高岚说，父亲很慈爱，其实也很

粗心，“他永远很忙，有的时候

我心里觉得（得到的父爱）很不

够。他走了，我肝肠寸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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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咪佳

先生是一个狠人
吴山明先生在子女面前，自我评价是“一个好运

的人”，他说同辈的画家有一些很聪明，他自己就是

努力，不算最有才华，是笨鸟先飞。

昨天中午，从殡仪馆参加完吴山明先生的告别仪

式回到办公室后，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教授重新

翻出吴先生的画册翻阅，“就好像是在跟他聊天”。

高世名把他与先生这场神交的感想分享出来。

我们作为听众，好像理解了一些，吴先生所说“笨鸟

先飞”，是怎样的一种自我磨炼。

有点意外的是，高世名说到的画家吴山明，是个

狠人。

“吴先生强调水墨速写，用软的笔写硬的形，不

仅难度大，目的是操练笔墨的亲熟度与敏感性。从

意笔线描到水墨速写，这正是中国人物画本体语言

的自觉。

他在创作上强调两点：一是语言的纯化，二是风

格的极化。纯化比较好理解；极化，吴老师讲，到要

将风格推到极致，要有狠劲，要自作主张、要目中无

人。”

“这是另外一个吴山明老师，他是那么一个宽厚的

长者，背后是一个充满实验性、冒险精神的探索者。”

中国美术学院何士扬教授在 2017 年陪吴先生

去印度。“在新德里，有一个晚上吃完晚宴，回到住

处，吴老师就跟师母说，‘我要跟士扬喝茶。’那天到

凌晨一点多，吴老师还没有要走的意思，跟我谈了很

多，除了关心我，最关心的就是学校、社会的很多工

作。一直谈到两点多才回去。”

何士扬心里特别着急一件事就是老师的身体：

“我当时跟他提的是回来以后减少社会活动。”

所有的学生都心疼吴先生老来仍旧非常操劳。

“回来以后我心里一直有点怪吴老师不太注意自己

的身体。我们做学生的，会觉得恩师长命百岁是我

们的幸福，学校的幸福。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是用凡

夫俗子之见来思考这个问题了。”

2020 年 10 月，何士扬知道吴先生生病住院，前

去探望才发现，先生已经很虚弱。当时学生们才知

道，2010 年时，先生的病已经晚期了。“我脑子嗡了

⋯⋯我觉得吴老师的心胸，不是我们凡夫之心可以

丈量的，他希望将自己奉献给学校、艺术、学生，为社

会多做一些事。这两天萦绕在我脑海里面的是，我

们对吴老师的胸怀还是不能够充分理解。”

“吴先生像大海一样的胸怀，无私为艺术的人

格，关爱下一代的真心，都是永存世间的。”

虽然何士扬还是忍不住怀念20世纪80年代，他

进美院后第一次看到吴先生的情形——“当时吴老师

在学生宿舍门口走过，别人说这就是吴山明。他穿一

件风衣，金色的头发，走过去。我们这批学生，想到美

院，就想到吴老师。我们学习、工作的美院，我们最熟

悉的地方，是吴老师走来走去的美院。”

中国美院的一道风景
有吴山明先生在的中国美术学院校园，就像是

有一道独特的风景。

1985 年，花俊（中国美术学院中

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副院长）还是美

院附中的学生，当时学习、住宿都在美

院的校园里。让他们这批立志报考国

画系的少年们最兴奋的事情，就是能

够在学校里偶遇“男神”吴山明先生，

“那个时候先生的头发已经蓬起来了，

但是还是花灰色的。”

那年管怀宾（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

长）已经在美院考入学试，“那天吴老师带着其他考

官进考场，在我们画面前停一下，我觉得我的画就不

一样，再往下画，心情就不一样了。”

“美院后来每年的教学评估，我作为督导组的晚

辈，跟着吴先生这样的大先生，都感到非常荣幸。”管

怀宾说，吴山明先生把浙派的人物画创造的起点灌

输到教学的系统中，“这种东西是涓涓细流，对我们

晚辈永远是滋养。”

“是啊，吴老师是国画系的‘定海神针’。”中国美

术学院原副院长王赞在追思会上谈及中国画人物画

教学。

“20 世纪 60 年代初，潘天寿先生提出‘中国画

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应该分科学习’的意见，吴山

明先生为此建构了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个体

系，形成了中国美术学院进行大学教育、人才培养的

重要手段，是我们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美术学院中

国画人物教学的特点。”

吴山明先生是新一代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人物，

他曾经多次处于人物画教学的风浪中。

“20 世纪的‘八五新潮’，对中国画的人物画冲

击非常大，吴老师是国画的领导者，他非常坚定地继

承潘天寿先生对中国画教学的传统，始终保证中国

人物画的教学体系得到良好的发展。不管外面怎么

变，人物画教学的方法始终在我们的艺术创新和探

索中，保持它的稳定性。我们称他为‘中国画系教学

的定海神针’，因为有他在，让我们的教学体系始终

处于良性、合理、科学的发展之路。”

吴先生经常会跟学生提起，他只是在小学生时邂

逅过一次晚年的黄宾虹先生，但是却终生与之对话。

正因如此，管怀宾说：“我们是何其荣幸，能够与

吴老师有这么多交流。”

中国画里的长线
1988 年，由吴山明先生担任人物设计、卓鹤君

先生任背景设计的中国水墨画动画片《山水情》，讲

述了一个师业传道的故事。今天看来，这讲的就是

吴先生自己的人生，情系山水、情系人间。

“我经常会跟父亲讨论艺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更多地像师生关系。他教我艺术创作和做人一样，

做人要给别人留空间，说话不要说得太满，说事要给

别人留余地。”

有一次，父女俩在看画册，吴先生跟吴高岚讲：

“你看这幅画画得太满了，看的人就没有情感了，也

投入不进去，所以画画也应该要包容，给看的人一点

空间。”

“父亲是一个很纯真的人，所以他的画也很纯真

的。我在看他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画面有光、有空

间、有时间、有情感、有岁月、有心灵、有造化，加在一

起就是生命，在山水之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把自

己的能量都给了艺术，把生命给了画，他的生命就在

他的画里。”

前两天吴高岚在整理父亲的文稿时，看到他反

复提及要拉长线，“我过去不在意，现在回忆起来才

有感觉，他说长线里面有形，有情，我现在感觉到他

说的长线就是中国画的精髓，也是最包容的东西。”

吴先生是一位很感恩的人，他一直跟子女讲一

句话——对人一定要想他的优点，哪怕他只有 1%

的优点。他从来不看别人的缺点，只看别人的优点。

这大概就是吴先生的整个人生：纯真、光亮。

吴高岚说，父亲在临终前有一天意识很清醒：

“他说想画画，因为他有半年没有拿画笔了。”那一

刻，他告诉女儿，现在再给他两年的时间，他可以再

登一个高峰，一个他想要到的高峰。

“现在，他一定是跟卢伯伯（吴山明一家的老邻

居、著名花鸟画家卢坤峰先生，去世于 2018 年）在一

起画画。”吴高岚说。

吴山明先生

2 月 6 日下午，中国美术学院举行

吴山明先生追思会。


